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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在他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
世界”的诗话阐述中多次谈及诗歌与绘
画、雕塑、电影、音乐的关系，以诗歌在意
象的组合等手法的运用上，寻求与其他
艺术表现形式的共通之处，从而一起走
向永恒。“‘第三自然’是内在世界‘美’的
工厂：‘看’由画与造型艺术运作，‘听’由
音乐运作，‘想’由诗运作，‘看’、‘听’、

‘想’最后都一起交货给‘前进中的永
恒’。”

著名评论家谢冕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罗门的天空是浩瀚而神奇的，他的奇思和
幻想，令批评家感到了追逐的困窘。”

也许正如罗门自己所阐述的：“当
100人中的99人，都认为那是对的；只有
他站在‘101’制高点，持有异议时，这句
话便双手送给他；他也诚挚回送大家一
句话——‘公理不一定是真’。完美是最
豪华的寂寞。”

台湾黄文范教授因读了罗门的诗话
语录，将罗门赞为“东方中国的伏尔泰”。

贝多芬：我心灵的老管家

“贝多芬、莫扎特与巴哈的交响乐，
是能穿越菜市场的鸡鸭声、都市车水马
龙的喧闹声、议会争权夺利争吵声、中东
连年的炮火声，而将万物生命升越到美
的巅峰世界，去看‘完美’与永恒的存
在。”罗门将贝多芬视为他永难忘怀的恩
人，“他生命与精神的意志力激励着我，
是我心灵的老管家”。

为此，罗门于1960年挥笔写下《第
九日的底流》长篇诗作。厦门大学张艾
弓称：诗人罗门的《第九日的底流》是一

首关于艺术——救拯、时空——悲剧、死
亡——悲剧的长诗……诗与艺术那面神
圣的大旗，冲出时空的层层合围和死亡
的威逼而呈现在今天的视野中，依旧动
人、撼人、感人。”

张艾弓说：“《第九日的底流》这种摆
脱时空和死亡追击的成功是悲剧性的，
同其内里所发出的悲剧之呼告、苦痛之
哀号一样。在诗中，那微妙、矛盾的情绪
与形而上的意念融汇成一股不断演进的
诗情；由明朗、乐观、自得到生的空茫与
混乱，再到个人性的苦痛、挣扎和绝望，

直到飘向死亡那阴暗而迷离的天地线，
一束灵光的绽现……一波三折、起伏跌
宕。”

《第九日的底流》在罗门的笔下展示
了非凡的跨度；从古典到现代，从人类到
个体，从生到死。罗门的成长环境、所处
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外来文化的影
响致使他关注“战争”“都市”和“死亡”的
题材，以其浓厚的悲剧意识及其思想的
哲学化倾向，对“现代”进行了一番深入
的探视。

蓉子：携手走过半世纪的青鸟

蓉子原名王蓉芷，祖籍江苏扬州，曾
出版《青鸟集》闻名台湾诗坛，她年轻时
有着姣好的容颜，是典型似水般恬静自
然的江浙女子。在“图象灯屋”的一角，
悬挂着一排蓉子明眸皓齿、浅笑安然的
淡雅照片，令人在今时看来，仍不得不惊
叹于她的美。罗门蓉子伉俪的声誉在海
峡两岸文坛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对浪
漫伴侣因诗结缘，为诗而活，在半个世纪
的奋斗中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

曙 光
——给蓉子

划黑白线在时间跑道上的白衣女，
牵着岁月的白马远行，你容态端庄

娴静，
闪动的白衣裙遥在天边不可攀。

注视维纳斯石膏像的脸，
我刻划你的形象，

倾听肖邦的钢琴诗我跟从你的步音，
天上亮着星月，地上明着灯火，
遍找不见你的踪影。
在梦里，一支金箭射开黎明的院门，
你倚在天庭的白榕树下，
我双手撩开你夜一般低垂的黑发，
盯住你美目流动的七色河上，
太阳正搭着黄金的桥通入白昼的宫

殿，
你走来亮丽华美的世界，
我在年华中便永远凝望着一幅不朽

的画，

默唱着一支圣洁的歌，
细读着一首绚丽的诗。

罗门与蓉子携手相伴，是诗坛上的
一段佳话。罗门十分爱护蓉子，有一次，
蓉子返大陆探亲，她在上海的亲友却未
接到她，罗门接到蓉子的妹妹从广州打
来的长途电话，说蓉子尚未联络上。“已
是一个星期了，尚未接获她回到江苏涟
水老家的消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感
到内心担忧与不安的一次。”在焦虑不
安中，罗门写下了这首感人的诗歌。

为了等待一切都停下来
——蓉子返大陆探亲

为了一个忽然失去的声音
整个世界与我
一同跌入谷底
静下来
靠近电话机
天天在等待

等待是唯一留下的两个字
要我一直盯牢它
为了等待 一切都停下来
我能做的只是从早到晚
去照顾那越来越沉重的焦虑与不安
所有的时间与空间
都空出来等待
整个白昼与夜晚
也轮流等待了好几天
已累不过来

为等待那个失去的声音
赶快回来
其他的声音 请暂不要进入
这条电话专线
我要接听的
是三十多年来贴着我耳边
从未中断过的声音
要是断了
天地走不在一起
日月走不在一起
昼夜走不在一起
岁月该如何走呢

灯屋里廿多盏灯
还能为谁照
放出什么光彩
亮给谁看

罗门对诗与艺术的永恒追求，终归
到底是对美的追求。他说，“时间是生
命，时间是历史，每一次的见面机会都是
缘分，所以他十分珍惜。”

罗门与海南文艺界

晚年的罗门与海南文学艺术界交往
密切，每次回琼便是艺术界同仁聚会的
日子。记得2015年3月25日上午，已经
患病在身的罗门在人们没有预想的情况
下忽然降临海口“图象灯屋”，令人惊
喜。马良、刘运良、王锐等相约探望，时
年87岁的罗门先生依然秉性难移，他不
停地说话，又不停地打断别人的话，几乎
让人没有插话的余地。看他佝偻着腰，
面如菜色，体重已经不足80斤，却依然

谈兴十足，不让少壮，完全像个老顽童，
一个不知疲倦的老战士。当问及身体
状况如何时，他马上起身又蹦又跳，令
我们又惊又喜，却又忍不住心酸，预想
来日无多。

人们熟知的是他的诗人身份，而
雄心不减、豪情满怀的罗门，特别在乎
他自己还是一位出色的装置艺术家，
他很骄傲地宣称曾为包括赵无极在内
的大艺术家撰文推介，他称：我曾经为
40多名知名艺术家写艺术评论，而且
每一篇都是顶呱呱的！可爱执着的罗
门从不掩饰自己的才情，他毫不含糊地
夸赞自己，让你觉得他不是我们这个国
度我们的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人。他
是活在自己的诗国里，无需理会外界的
评价，自然而然，纯粹执拗，甚至脾气暴
躁，做成了一个个性鲜明无所畏惧的诗
人罗门！

“追思一位纯粹的诗人罗门”

罗门，门关了，在台湾关门了，他从
他的梦中走了。“你们的名字运回故乡，
比入冬的海水还冷”。诗人罗门的诗，就
像是预言了他自己最后的时光，也应验
了当下的情景和心情，在死亡追踪的冬
日他想回到家乡海南。而在故乡的亲人
们将以温暖之心迎罗门先生回来，回到
故乡来。

1月24日下午3时，罗门头七，海南
文艺界人士与罗门诗歌爱好者韩少功、刘
耿、孔见、李少君、远岸、雁西、关向东、李
孟伦、梅纳、谭五昌、艾子、马良等，将在海
口骑楼老街水巷口国新书苑发起“追思一
位纯粹的诗人罗门”文化活动，与来宾相
聚，隔海送别这位“诗发坛斗士”，送别这
位“两岸诗会桂冠诗人”，祝他天国走好，
诗心永存。

一场向诗人罗门致敬的追思会，一
场向诗人隔海送别的追思会，无须太多
的悲伤，只需深深的怀念，回忆与他相聚
的短暂时光，因为，诗歌是罗门的精神遗
产，诗歌是我们抵达无边时空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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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与蓉子在台北灯屋（资料图片）

2010年，罗门与蓉子在海口参加海
南艺术沙龙活动。 刘运良 摄

青年时代的罗门与蓉子（资料图片）


